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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登沙寺
■ 杨全富

嘉绒·文化专列

康巴藏区旅游文化“日志”
■ 泽仁多吉

周末·五色台历

谭凯 摄影作品选

从丹巴县城逆小金川河而行，车行 26 公里便
来到寺院的所在地———丹巴县半扇门乡喇嘛寺
村， 曲登沙寺是丹巴县乃至于整个藏区有名的寺
院之一，下临小金川河，背靠四达乌山。 原来在小
金川河上有一条铁索桥将两岸紧紧相连， 当时桥
面全由当地居民自己捐赠木板铺垫而成， 木板风
吹日晒化为腐朽，人踩在上面咔咔作响，有些木板
不堪重物的压力断落到河里， 瞬间被漩涡卷到了
水底。 而今天堑变通途，一座水泥浇筑的石拱桥横
跨两岸。

很久以前我就有到曲登沙寺一游之心， 去亲
身感受一下其雄奇伟岸，然而因琐事的羁绊，只好
一次次作罢，遂对此渐渐淡忘。 曾几何时，重拾起
闲云野鹤的心，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里，终于梦
想成真， 与民院研究藏学的凌教授一起来到寺院
所在地。 从远处观望，曲登沙寺修建在一突起的山
崖上，下临奔腾不息的小金川河，寺院两侧山势逐
渐趋缓， 目之所及是小金谷中高低起伏肥沃的土
地，寺院背后是巍峨耸立的四达乌山，整座山形如
同一只矫健的雄鹰展开羽翅腾空欲飞。 相传一位
在布达拉宫学习佛法的高僧将布达拉宫刻在萝卜
之上，学成归来之后将其带回嘉绒藏地，回到小金
谷后因萝卜脱水干瘪了不少， 所以该寺修建完毕
后与布达拉宫相比外形酷似但比列却缩小了很
多。 从公路出发，跨过小金川河，沿着蜿蜒崎岖的
盘山小路缓步而行， 道路全由大小不一的石板铺
垫而成，路宽约两米左右，两侧是居民的房屋，路
旁还残存着古建筑遗留的石砌断壁残垣， 仿佛在
无声的诉说着历史变迁所带来的累累伤痕。 走到
正殿下，左右都有两条宽约 3 米的石阶直通正门，
你可以根据自己所信仰的教派而自行选择路线
（黄教黑教之分）。 沿着石阶缓步而上，来到寺院的
大门口，曲登沙寺的大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两根

原木矗立在两旁， 上面有能工巧匠雕刻的飞天图
案，飘逸的衣带，环绕的云雾衬托出一个神秘莫测
的世界。 进入木门，映入眼帘的是数百平方米用石
板铺垫的坝子和雄伟的大殿， 门两侧是供僧人居
住的禅房，有几个僧人坐在门前翻看着佛经，或高
声诵读，或只见其嘴唇微动而不闻其声；据寺管会
主任介绍，现该寺有僧人 20 人，平时都在各自的
村庄中为人们念经祈福， 每年这里举办大型佛事
活动时才又聚在一起。

大殿前的空地上零零星星的几位香客静默
地忙着烧香许愿。 曲登沙寺给人的感觉就是庄重
和空旷。 在坝子的边上有一高约两米的石碑，正
面用阳文雕刻着建寺时土著居民布施功德的记
载 ，有的是几石粮食 ，有的是碎银几两 ，不一而
足，其背面的文字已被铲除，经寺里僧人介绍，原
来这上面用藏汉文雕刻着建寺的历史，可惜在文
化大革命时被铲除了，刻上了红星。 走过大坝，又
需拾阶而上，大殿正门两旁的墙壁上画着四大天
王的佛像，那狰狞的面孔让人不寒而栗。 大殿的
正门也是由原木加工而成，雕刻着一串串几可乱
真的佛珠。 门上挂着厚厚的布帘，掀开布帘，正殿
内飘出淡淡的酥油清香味，那是千年灯日夜不停
的燃烧着酥油而带来的香味，殿里供奉着释迦牟
尼佛像，慈祥的面孔，垂肩的双耳 ，端庄的举止 ，
让人情不自禁双手合十，匍匐在地。 释迦牟尼佛
像两侧供奉着许多嘉绒民间的佛神。 寺庙内还保
存着 600 年前绘制的壁画，相传每画一笔都要念
诵经文很多遍，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 22
年才绘制成功 ，因此这幅壁画弥足珍贵 ，文革期
间墙的四壁被涂上厚厚的黄泥，直到改革开放之
后才洗去黄泥重见天日， 然而已有不少被损坏。
为了使壁画恢复原貌，也聘请过藏区一些知名的
唐卡绘画大师前来修复， 当他们站在壁画前时，

竟然觉得无从下笔，为壁画的精湛技艺深深的折
服，只好作罢。

曲登沙寺始建于公元 1415 年， 是宗喀巴大
师的大弟子察柯堪钦、 昂旺扎巴受大师派遣，在
嘉绒地区修建 108 座白塔（上图就是在原址重修
的白塔）， 该寺便是为维护白塔而修建的寺庙之
一，属藏区第 107 个寺庙，取名为“曲登沙寺”，意
为“白塔寺”，因地处半扇门乡喇嘛寺村 ，也称小
金喇嘛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前属苯波教
寺庙，时有喇嘛 400 余人。 1747 年（清乾隆十二
年），丹巴及金川境内的土司之间争权夺利，大金
川土司沙罗奔起兵攻掠革布什扎及明正两土司
边境地， 清政府任命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
而被沙罗奔利用天时地利所败，后纪山改用以碉
围碉的战术才迫使沙罗奔投降，清政府仍让其担
任土司一职。 莎罗奔病死之后，其孙索诺木于乾
隆三十六年 （公元 1771 年） 诱杀革布什札土司
官，公开与清政府为敌，朝廷派出大批军队，于清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平定索诺木之乱 ，战后 ，清廷
决定改土归流 ，废除大小金川土司制度 ，设厅委
派官员，又置重兵镇守，加强对该地区的管辖。 在
当时神权统治时期，大金川著名的苯波教雍忠拉
顶寺为了自己的利益，全力维护大小金川及整个
嘉绒藏族地区，金川土司兵员匮乏时雍忠拉顶寺
及苯波教各寺庙各派出大量身强力壮的僧兵参
加抵抗清军的战斗，而且还召集嘉绒藏区所有的
苯波教寺庙喇嘛用恶毒的咒语诅咒清政府。 当清
军平定叛乱之后，对大小金川境内的所有苯波教
寺庙进行了彻底的毁坏， 曲登沙寺也未能幸免，
在乾隆三十六年间被捣毁，从此一蹶不振。 清道
光九年（1829 年）由宅垄屯守备主持全屯百姓集
资投工投劳 ，于旧址重新修建并改宗黄教 （格鲁
派）。 那时小金谷里的土著居民都开始信奉黄教，

以家族里有人为僧而荣，不远千里到布达拉宫求
学佛经，学成归来之后便在该寺落发为僧。 在寺
庙后分到一块宅基地，自行修建以供居住。 在该
寺后，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僧人住房 ，一直延伸到
半山腰上。 据老人们讲，在距该寺一里地，原来有
一条繁华的喇嘛寺街，后因山体滑坡将整个街道
埋藏地下，无一人幸免。 当时喇嘛寺街上商铺林
立，过往行商都要在此歇脚打尖 ，每年的曲登沙
寺大法会，人们会相约到这里跳起锅庄欢庆佛的
诞生，当跳到《寺庙颂 》这曲锅庄时 ，突然间舞者
们忽作鸟兽散，一群一心向佛的青年人挣脱父母
亲的双手 ，背着背架 （一种用四根木棒夹着行李
可以背在背上的用具）， 快步沿小金川河边的小
路跑去， 霎时间呼儿唤女之声响彻河谷两岸，其
间也间杂着亲人悲愤欲绝的痛哭声。 这群青年人
此时是决不能往后看的，不然他们就不能平安的
到达布达拉宫。 在路途中这群青年人相依为命，
饥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 很多求经的人要么客
死他乡，要么就在半路安家落户 ，只有少数意志
坚强的人来到布达拉宫学成归来，成为由俗人顶
礼膜拜的得道高僧。

曲登沙寺的附属建筑在文革期间被彻底毁
坏，寺庙里的珍贵文物也消失殆尽，门口的一对石
狮也没能幸免，被推到了喇嘛寺桥底的深渊里，只
留下一对石质的四方底座。 八十年代国家先后补
助维修款 1.47 万元，进行修复，现在正殿、偏殿、转
经房等都修茸一新，茶房可供 800 多人同时休息、
论经布道。 站在大殿之上你还可以欣赏到小金河
谷两岸的美景， 前有高耸入云、 藏寨遍布的腊月
山，左右可俯瞰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小金川河，
在寂静之中聆听僧人的诵经声， 手扶布满青苔的
房檐，此情此景会让你告别喧嚣的都市，灵魂会得
到一次彻底的洗涤，会发出思古之幽情的。

发源于辽河流域的慕容鲜卑， 距今天已
经十分遥远了， 遥远到只有文学作品中还能
闪现出一点点模糊的影子。 翻阅古史典籍，有
关慕容鲜卑的记载，也是寥寥数笔，如同汪洋
大海中的一捧水，一叶舟。 可是在一千七百多
年前， 慕容家族的铁蹄曾踏遍黄淮以北的广
大地区，与东晋、前秦成三足鼎立之势。 立国
已经七百多年的夫余国， 是当时东北松嫩平
原上最大最强最富足的国家， 可是在慕容鲜
卑人一次次摧枯拉朽般的横扫涤荡下， 耗尽
了最后一丝精气。 那时候的慕容鲜卑，马啸旌

飘，气吞山河，所向披靡。 然而，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民族只是一闪而过，如
同流星划过夜空。 在那遥远的年代，鲜卑人就
像夜空中的飞蛾， 一次次扑向中原， 投向光
明，又一次次被汉民族和汉文化所消融、所吸
纳。 一千多年来，历史的演绎中早已经不见了
鲜卑人的踪影，他们似乎变成了一个符号，一
个谜团，一个传说，又似乎总是飘忽在我们的
眼前。

在青海， 我偶然发现了慕容鲜卑人留下
的踪迹。 那是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开始的。

在西宁市的一个展览馆里， 陈列着种类
繁多的土族刺绣，有腰带、钱褡、烟袋、帽檐、
枕头顶等，图案都是飞鸟走兽、花卉草木、吉
祥图腾；五彩斑斓，巧夺天工。 青海的朋友介
绍说，土族是“刺绣之乡”，刺绣的方法很多，
有平绣、盘绣、网绣等。 我仔细观看，只见绣工
细密、线条紧凑，图案抽象、写意、稚拙，竟有
些像东北农村的手工刺绣， 尤其是那个枕头
顶，跟我的藏品十分相像。 再看针法，忽然发
现，这种圈套圈的绣法很特别，跟我母亲的刺
绣风格极其相似。

朗达玛时期为何又称为“灭法时期”？
朗达玛，其全名为赤达玛乌冬赞普（别名

朗达玛，《唐书》译作达磨），为赤德松赞第二
子。 公元 838 年，继热巴坚为吐蕃王。 据藏文
史籍记载，朗达玛是一个“嗜酒喜肉，凶悖少
恩”的人。 因为他反对佛教，佛教徒说他是牛
魔王下界，因此在他的名字前加了一个“牛”
字 ，就成了朗达玛 （朗 ：在藏语中为 “牛 ”之
意），以示对他的反感。由于赤祖德赞﹙赤热巴
坚本名）大兴佛教，并在王朝中重用僧人，甚
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 很多时候由僧人
左右着朝政，因而招致支持本教的才崩氏（赤
松德赞的正妃）“我怕佛教兴盛后， 赞普的王
位将因此而丧失” 的王室中以朗达玛为首的
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和极大愤慨。 他们设计
发动了一场以灭佛为目的的政变， 并乘赤祖
德赞喝醉酒时将其绞死。 朗达马于公元 838
年继赞普之位。

朗达玛 （公元 ８３８-８４２ 年在位 ）于公元
８３８ 年登上赞普宝座后 （汉史称他为达磨赞
普），他首先停建、封闭佛教寺院和破坏寺庙
设施， 把赤祖德赞时期已经开工修建的佛寺
都停了工，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神殿都
被关闭查封，小昭寺被当作牛圈使用，凡是佛
教活动的场所都遭到查禁。 许多佛像从寺庙
里搬了出来，钉上钉子扔到河里，大昭寺文成
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 据说也打算扔到河
里去， 但因神力所致而不易移动被再一次埋
了起来。 不仅如此， 他还下令将寺内壁画抹
掉，在上面画上僧人饮酒作乐的画，借此来达
到亵渎佛教的目地。接着焚毁佛经，有数量众
多的各种佛经被烧毁， 其中有少数佛经被僧
人偷偷地埋入岩洞之中才得以保存下来，还
有些佛经被僧人带着逃到边远的地方去了。
佛教僧人同时遭到镇压， 僧人在吐蕃的处境
异常艰难，他们大多逃离吐蕃统治区。印度来
的僧人逃走了， 有一部分吐蕃的佛教徒也跟
着逃到印度。 留在吐蕃的僧人被迫还俗或者
弃佛归本， 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就得
带上猎狗，拿着弓箭去打猎……等等，而这些
都是佛教僧人绝对禁止做的事情。

朗达玛摧毁佛教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
对佛教的打击十分沉重， 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元气， 以致西藏佛教史把朗达玛时代以后的
近百年间称为 “灭法时期”（佛教全面走向衰
亡时期）。 公元 842 年，朗达玛为僧人拉隆巴
机多吉所弑。随着达磨赞普的死去，从九天降
到雪域的神圣赞普终于退出了西藏的历史舞
台。吐蕃王朝统一之局面从此宣告结束。从七
世纪开始， 数辈赞普的不懈努力才为吐蕃迎
来了佛教文化的曙光， 而一代赞普的叛逆却
把他们的事业毁得干干净净， 直到几个世纪
以后，佛教的曙光才重新普照雪域。

打箭炉行政厅一经设立，初隶雅州府，驻同
知。同知府祗设于达朵与折朵间关隘上。以蛮人
筑碉法建起，后被贡曲涨水冲毁，改设在今天的
康定宾馆下手方靠山处， 木楼架起小小一四合
院落，前有将军辕，后有土司衙。 同知府应该是
衙门，却让军辕取代了身份。 同知行台，更是专
为钦差边务大臣所设， 不是衙门是持贡。 土司
家，却叫明正衙门，这就成了一桩蹊跷事。 到后
来，打箭炉属直隶厅，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又径
隶建昌道，道台分署也在原同知府那地儿上，仍
袭称同知府。

建厅之初，同知大人彰显朝廷威严于西炉
边陲，作为流官，向无先例。 察情理事，乏典可
循。 启用末获当朝认定身份的土职明正世家，
实属良策。 朝官少不得土豪鼎力相助，乌拉差
役柴草粮秣，尽有所依靠地方。 客观上形成“土
流兼治”格局，料理边务事半功倍。 历任同知，
也还绷得起父母官的面子。

驻炉同知府，施行皇纲，是以支配明正为
能事的，对前朝土职后裔，已经不再是通常的
羈縻概念，更像是施威，而加威又不露声色。 而
须体恤怀柔处，又慷慨加恩，有功必赏。 同知高
兴的事，多半皇帝也满意。 别地里以夷治夷，在
这儿竟然呈现着“无为而治，实乃大治”境况。
如此安康宁边，合乎天理人情世道。

这同知大人开堂，身边红、黑两师爷，各执
朱批墨批两支笔，皇差官司应了尽了。 那些“等
因奉此”一应文书，由黑笔师爷办了就好。 命案
财讼要紧事，土司斗胆不敢决断的，交红笔师
爷，公堂执法，正大光明。 地方上民务民生事
宜，自有土司承担，同知也操不了这份心。 常年
粮赋只是象征， 收檄茶税纳取金课相对是重
头，以及挖药狩山所本执据，禁烟规娼执行策
术，却是要同知亲自过问。

同知府上十余随从，平底靴脚印盖满白土坎
秀石包以下。平常不着顶戴，不轿不骑，身为官家
像是百姓样的。 同知大人又不驻炉过冬，让人觉
得同知府上有吏无官。 只要府上灯笼彻夜照起，

过街的打更声匀匀，炉城就长年太平无事。
同知大任，先着重敦嘱康边各地大小土司按

时朝贡，没想到土司们入京成瘾，歇止土司们随
意借口朝贡，竟然成了同知的费心大事。 着明正
颁发入朝路引，限定入朝人员，打点注册贡物，以
不讳众心又不违皇旨为是。 这活儿同知做得好。

小城里营盘、市场、会所都互占地皮，其间
时起个介。 官民关糸，军民关系，同知大人作主
调停。 炉关内置军粮府，官仓粮屯设防森严，防
范火情盗情， 手下人再是得力， 同知也不敢大
意。 另外，同知管着个“照磨署”，该署专项管理
磨坊， 吞吐军粮不意外蚀耗， 还要讲究点儿质
量，这些，都由同知代军粮府督办。

从首任同知到直隶厅同知， 尽是些难得入
流的“流官”，名不见经传，在民间的形色，似比土
司还土三分。 不及武官容易立功建勋，形色也不
及土司光鲜，却实标责任重大如山。安置屯兵，劝
民农垦，兴办作坊，摸索出整套经验，都是后来被
赵大帅尔丰改土归流所大举效仿的。先后， 同知
符光熊筑“通天桥”于上部天路首途，同知刘廷恕
以饷银抵制“卢比”侵市，同知王典章捐廉银助官
办大同学堂。凡此种种，在炉城都算不非的功德，
仕绅乡佬，尽记在心，留美好口碑于后世。

同知大人，做地方官员，铁打的衙门流水的
官，领当朝皇旨，却秉前朝故政。 安疆土，保民
生， 有位高龄的再任同知老爷心头是最明白不
过了：早在大汉设都尉于该方时，就呈现着“治
牦牛主外羌”局面。 孟蜀碉门鱼通等六都护，以
长河西为徼。一度，大顺授印于鄙寺，称汉官寺。
蒙古营官驻木雅乡，与木雅王争正统。西炉与内
地，命在一系。到历任同僚头上，为大清命官，与
明正土司并呈相辅，“土流兼治” 虽非壮举却建
树颇丰。不过，纵使阅世艰深，民国建西康省，特
置康属。 一度出苏维埃政府于康区岚安、白利。
新中国建自治州，取炉城作州府。 这些事，却是
历任同知们想象不来的。

同知这使命， 不就牵系上安康治藏的要领
了么。

同知府上 尹昌衡西征

尹昌衡不顾病体，决定亲率川军西征，完全是
从大局出发。

经再三电请，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中央终电令尹率师亲征。 他赓即率兵三营，星驰而
西。

行前尹昌衡特别发表《西征别川人书》，开头
就说：“大汉国本未固，而边藏离逖，是使我光复之
土不全，而神明之胄不武也。 用特修我六师以镇藩
服，而雪国耻，此即衡竭忠尽瘁之秋也。 然而犹有
忧者，则不在冰山雪岭阻前途，而在于河内关中无
后继。 是以我车既西，尤不能不眷眷东顾也。 ”洋洋
千言，情真意切，表达了西征的决心，也道出了他
的东顾之忧。

６月 １７日， 西征军先遣一大队朱森林前锋团出
发时，数万群众高唱出征曲欢呼相送，夹道十里，壶
浆填道，壮行场面十分感人。

西征之途，并非一帆风顺。 朱森林部到了炉关，
就疑其军孤而不进，尹昌衡赶到雅州，极力催促也不
向前。 而炉边宣慰使黄煦昌又接连飞报：“全边且旦
暮尽失，益请出兵。 ”面对炉边朝夕不保的严峻形势，

尹昌衡急切飞令朱森林分南北两路前进。 而这个朱
森林却说不可，甚至还说：“都督之策，向称如神，今
亦有可有可不矣。 ”不遵命出关。 尹都督只得单骑飞
诣炉城。 到了康定，他即对众军讲清形势，晓以大义，
言明：“今边军尽困，吾军人有被发缨冠之责，况根据
悉失，器械尽捐，所损多矣。 不如乘之彼方苦于攻城，
忽惊天外飞来，则我军一足以当百，不畏寡也。 若昌
巴既下，彼有坚城，气将倍锐，虽众不可用矣。 ”意思
是说，眼下赵尔丰留下的边军，全被围困，损失巨大。
如果在敌军专注攻城，意欲歼我边军的时候，出奇不
意，杀将过去，敌军惊我大军从天外飞来，必然锐气
大减。 此刻不怕我军兵少，足可以一当百。 只要拿下
昌都、巴塘，锐气大减的敌军再多也不怕了。 大家明
白了这个道理后，就马上发兵了。

尹昌衡仅以八个团对十万之众，出关不过三个
月“炉、里、巴、昌皆大定”，从打箭炉到雅江、理塘、
乡城、巴塘、盐井、乍丫、昌都、德格、甘孜，纵横数千
里边藏失地皆一一收复。 之所以如此神速，除尹都
督身先士卒，指挥有序，用兵有方，并得滇军协同和
各地藏族爱国僧俗民众的支援外，更得助于他诛赵
擒傅之威名。尹在《西征纪略》中就写道：“其边夷以
昌衡诛赵之威，畏如虎，远近悉传出兵十余万，皆惊
遁。故势如破竹。”原来，赵尔丰铁腕经边，边人视之
如虎，无不畏之。 民间传说，谁家小孩耍横，哭闹不
休，只要说声“赵大帅来了”，再横的娃儿也吓得赶
忙躲到大人怀中，再不敢出声。 于是尹昌衡将诛杀
赵尔丰，死后身首异地的现场照片，广为印发，边人
见之，无不胆寒。 认为尹都督赵大帅都敢杀，谁能
敌。适巴塘吃紧，令稽廉驰援，稽抵巴时粮绝欲退的
驻军才稍定，可无粮军难稳，稽“乃大书‘巴安粮绝’
四字飞檄驰报。 ”尹昌衡见报，就独自以二三十人，
赶着百头牛马，轻骑飞奔，星夜赴难，驰援巴塘。 听
说尹都督到了巴塘，贼寇大惧，我军奋发，绒米诸夷
三日内就纳粮数百。 不久，藏军皆败，失地复得，当
年赵尔丰已“改土归流”的各土司，又再归顺。“昌衡
悉罢土官，与以俸，而设吏以治之。”“土司有以钜万
金求还印绶者，却之。 ”。 这便是尹昌衡借赵尔丰之
头护赵尔丰之法的成功一笔。

千古绝唱阿干歌(一)
■ 伊秀丽

三人谈之骞仲康专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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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勋
龚 伯 炉边漫话·长河说古·西炉篇

历史上西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
完整与侵略者作过哪些艰苦的斗争？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
地处西南边陲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西藏也
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这些
帝国主义列强中，英国和俄国对我国西藏垂
涎三尺，早就怀有侵吞的野心，它们采用各种
卑鄙的手段， 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对英、俄等帝
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留下
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一）公元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中国
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在继续
征服邻近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诸国的同时，采
用要挟清朝政府划定中国西部边界，以及允
许外国人到西藏游历、通商等手段，妄图打开
入侵西藏的大门。 因西藏人民誓死反对，而
没有得逞。

（二）在用游历、通商等手段打开西藏大
门的企图失败后，英国于公元一八八八年采
用野蛮的武装入侵的方式，进攻西藏，遭到西
藏人民的顽强抵抗。

（三）公元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年，西
藏人民在帕里、骨鲁（又称戛乌）、江孜等地与
英国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用自己的血
肉之躯保卫着祖国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座房
屋，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数千藏族人民的优
秀儿女也纷纷倒在了侵略者血腥的屠刀下。
江孜保卫战是西藏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的
一次主要战役，是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史
上光辉的一页。 西藏人民坚贞不屈、视死如
归的气概，也曾鼓舞着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
建的斗争。

尹昌衡与夫人颜机在康定


